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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二日，接读昨日未尽之《何其
芳佚文三篇》(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2017年第8期)。本期还有研究鲁迅、刘慈
欣、刘心武的。之前已挑读了《中国转向
外在 ： 论 刘慈欣科幻小说 的文学史意
义》，这是因为对刘慈欣，犹如对莫言，
我是颇读了他们一些作品，并有一些个人
感受，希望有一些别人的评价，与我的感
受互为观照比较的。文中论及刘慈欣时提
出：“他并不是一个肤浅的乐观主义者。
事实上，他的笔下少有‘微纪元’这样让
人‘心旷神怡’的图景，更多是对人类命
运的忧虑。从冰河期的到来，到太阳异
动、近距离超行星爆发等太空灾难，都有
可能造成人类的毁灭，而人类醉心于个体
幸福的追求，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做好
应对灾难的准备。”“刘慈欣游心天地、
纵横宇宙的叙事和描写”，“是对弱小者
的悲悯和同情，以及对人类整体的呈现与
思考”。这样的提法与表述，与我的感受
颇为贴切，应是较为客观公正有高度的剖
析。

再说《何其芳佚文三篇》。
“三篇”是指《关于<国仇>》《给<雷

雨 >周刊社的一封信》《我一年来的生
活》，分别原载 1 938年5月5日《战时戏
剧》第一卷第5期、 1 9 3 8年6月3日《雷
雨》周刊第1期、1938年7月7日《战时学生
旬刊》第5、6期合刊，署名皆用“何其
芳”，发现者是河北师大文学院宫立先
生。“三篇”以公开发表计，距今已是八
十年！八十年，世易时移，社会结构风
貌、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价值评判标准、
人们心目中追寻的目标，发生了多么深刻
的变化！所有该变的都在变，衰竭与新
生，成为不以任何人，也不以人类自我意
志为转移的时空规则和宇宙主题。而就是
在这样八十年的过去，何其芳的这三篇佚
文，却从八十年尘埃的背后穿行而出，仿
佛纳米材料与生俱来的自净功能，纤尘不
染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又仿佛一位长者或
朋友，在我们耳边或急或徐或偶使点小性
子地娓娓，竟没有了什么时空的距离。这
是文字的力量，甚或也可以说是何其芳文
学思想的力量。

三篇佚文，有一个鲜明的人物个性烙
印其中，这就是何其芳的率真与包容，如
《给<雷雨>周刊社的一封信》，开头就说
“听说你们把我的名字列入《雷雨周刊》
的特约撰稿人中，我没有想到你们在创刊

号中就要我写点什么。就是要我也打算不
写的。因为假若你们希望我对于你们的刊
物能够有点儿帮助，首先得让我看一看你
们的刊物呀。然而，尽管我无法想象你们
的尚未出现的刊物像什么，尽管付印时间
很迫近而我又忙，你们却坚执着要我写，
坚执到我只有承诺到礼拜天直接给你们寄
点儿什么去”“这使我失信了。现在已经
是礼拜天晚八点了。”

你看你看，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
拉进了尚未出现的无法想象的《雷雨周
刊》特约撰稿人之列，也没想到在创刊号
上就要写点什么，并且态度坚决到“就是
要我也打算不写的”。然而，当“你们却
坚执着要我写”，“我”也“只有承诺到
礼 拜 天 直 接 给 你 们 寄 点 儿 什 么 去 ”
了。——— 多么大的态度的转弯！岂止如
此，居然还产生了深深的自责，“这使我
失信了。现在已经是礼拜天晚八点了。”

这不是率真宽容又是什么？从人的率
真宽容，到文章呈现出的率真和宽容；反
之，从文章的率真和宽容，感知人的率真
与宽容。何其芳的人与文，完全是相映、
贴合和一致的。

让我感兴趣并有些惊讶的是，八十年
过去的文章，指出的问题，不仅今天依然
存在，而且是有些更甚了。在《关于<国仇
>》中，何其芳首先直言不讳“来谈与戏剧
有关的事物这在我是第一次。因为对于戏
剧，我是一个千重门外的门外汉。”“然
而《国仇》的作者星辉君却把他的原稿拿
来我看”时，何其芳却还是给提了三点
“非常简陋的”意见。其中第三点指出，
“比如剧情进行的中间，那汉奸的母亲说
出一大篇近乎演讲的话，而且有些语句是
与她的知识上的身份不大合适的。”读到
这里，这篇注明写于1938年“四月十七日
夜”的不足千字的短文，仿佛就是昨夜写
的，仿佛就是讲现在的戏剧、电影，乃至

某些所谓有胆识的文艺创作的。这种为了
预设主题的凸显而生拉硬拽的公式表达，
这种急功近利附会牵强的创作态度，时至
今日，实在是比比皆是，多了去了。

佚文中泛出的国民态度，今日读之，
依然揪心。看来，时间的流水，原来是很
难带走国民性中一些根深蒂固的顽疾的。
如《我一年来的生活》，写自己在“七七
事变”前十多天从山东半岛到了北平，又
在失陷后的北平过了十来天，“平津交通
恢复了，才从北平到天津，从天津到青
岛，再经过济南、徐州、郑州、汉口，回
到我的家乡，万县”，再到一个师范学校
教书这一年来的生活。“比如有一位同学
吧，他愤慨着万县救亡工作的沉寂，写了
一篇文章，他拿去给一位先生看，那位先
生劝他不要发表，他说，‘你说人家不
做，你自己就先做一点什么吧’。于是那
位同学，就借故请假到乡下去工作。但当
他回校的时候，我亲身听见另一位先生
说，‘他有点儿神经病’”。八十年前，
面对外族的入侵，民族的危难，有人警
醒，有人沉寂；有人挺身，有人躲闪。不
仅如此，那些敏感于天下的变局，毅然将
责任承揽在肩头的时代感应者，在善于观
风、虑于己利、莫问国事、明哲保身的群
体眼里，却往往被归至为都是“有点儿神
经病”的之类了。

常说开卷有益，是不错的。《何其芳
佚文三篇》，关照出这八十年，变化的只
是物质世界，无甚变化的是人的本性或本
质。其实又何止八十年呢？人类千年万
年，人性中自我、私心、攀比、贪心，又
何尝有过多少改变呢？！君子总是少于小
人，庸碌总是多于英雄，先觉者总要付出
代价，观风者大多坐享其成。这是八十年
的历史图解，也可说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图
解。

《何其芳佚文三篇》，让我坚定，并

仿佛找到了写作的又一条出路。一切皆可
入文，作文可写一切。写什么重要，怎么
写同样重要。写得自然，写得真实，写得
自由，写得真诚，写得有意义，文字就有
了活力，文章就有了灵魂。何其芳写文章
不为功利，而只为一种“坏脾气”。明明
知道写杂文没有什么巧可讨，可是在“我
偏要谈”的坏脾气之下，面对诸如“你不
要这样浪费你的精力，还是做一点什么学
问吧”“写得太多就滥了”的“好意的批
评”，总是脾性不改，“继续地写着杂
文”。何其芳不是不知道，“前一种说法
大概是劝我做候补学者……理由呢，据说
抗战之后那种学问还是有用的。其实……
何必说抗战之后呢，就是目前抗战之中莎
士比亚或者庄子之类不是照样很有用吗？
不过，没有办法，这一类高尚的事业我甘
心让与那些幸福的人去从事。”“假若我
在纸上写些黑字对人还也有一点益处的
话，我是甘心多写，拼命地多写，以至于
多到不值一文钱，我还是要写的。我从来
就非常唾弃文士们因为认识几个字，会写
几句文章便以奇货自居。与其做那种人，
我还不如去做洗衣匠，洗衣匠可以把脏的
衣服洗白，而那种人都会把纯洁的东西弄
污秽。”这样的文字，这样的心胸，自有
一种小我之外的国家视角和民族功利，当
然也毫无疑问远远高于在国家民族遭受危
难之际，那些依然寻思着怎样的学问更加
对自己有用，如何借“物以稀为贵”的方
式炒作自我价值影响的“莫问国是”的真
假文士。也正因此，这三篇佚文，才在满
目的文著中引起了我的兴趣，并诱发了我
表达的冲动。少年时代，好像在课本里读
过何其芳，《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或
是《生活是多么宽广》，对何其芳本人，
几无更多背景性了解。《何其芳佚文三
篇》，不仅清晰地体现出何其芳朴实平易
的文字，表现出何其芳真诚宽容的人品，
更让人看到一个以笔为武器的热血战士！
这样的文字，这样的笔意，昨日，当下，
乃至久远的未来，自然有代代传人，把它
研读，与它共鸣。

文文艺艺随随笔笔

夜读佚文心潮涌
罗光成

小小
说说

水塘，三口连在一起，就有了烟波浩渺的气势，老百姓也
就随口一叫——— “三口塘”。形象，好记。

塘心有个岛，岛上有棵树，四周是沙滩，沙滩上躺满了老
鳖，它们在晒太阳，晒得舒服了，也伸腿，也竖臂，也打哈
欠。

老周承包了三口塘，养老鳖。老鳖不好养，矫情，还咬
人，不过，再傲气的老鳖也怕老周，老周只要这么一站，老鳖
就萎了，乖孙子一样。不服不行。

那时候，农村人还看不起养老鳖的，属于下三流。老周不
管，穿着粉红的大裤衩，吹着口哨，溜达在塘埂上，看着懒洋
洋的老鳖，老周就笑，嘴歪着：奶奶的，他们看不起我，钱看
起我。

秋天的时候，老周盖了洋楼，瓷砖雪白雪白的，刺痛了全
村人的眼。

“中华鳖精”来了，反复叫嚷，老鳖大补！老鳖大补！老
周指着黑白电视对老婆说，看看，这个缩头缩脑的大家伙，就
像我家塘里的，“马家军”就是在给我做广告嘛。

晚霞满天，菜园地里，信用社的张会计正帮老婆摘茄子，
他盯着岗下的三口塘，神秘兮兮地说，老婆，告诉你个秘密，
不能对外说啊，老周不得了啦，存款十万！

第三天，全村人看老周的眼光不一样了，恭恭敬敬的，和
他吵过架的二秃子居然给他让道，还笑着点了一下头。

老周上电视了，带着大红花。
会议之后是晚宴，老周一本正经地坐在首席。老鳖塘要增

加，增加到十口，要成立公司，要有像模像样的办公室，也挂
个国旗，不然，对不起人，上电视也不好看。老周盘算着，一
条一条讲给他们听，一次一次地扯领带，全体人就都给他敬
酒，坐在上席的一个人咳嗽了一声，全场立刻静了下来，他就
说了一句：老周同志很好，能上路子。

建办公楼，宽展塘口，钱不够，热心人给他操持，这些人
真有面子，银行真来了，一百万就在一张纸里，老周和老伴晚
上反复看，感叹，俗话说钱就是纸，这一会是真见着了。

人登旺门，来老周家的人渐渐多了，来了要吃饭，得找个
会做菜的。二秃子的老婆叫玲玲，她除了会笑，还挺会烧菜，
来老周家吃饭的人都喜欢她，说她淳朴，她虽然不懂这个词，
但知道是夸她，就笑得更甜了。她也喜欢这些人，文雅，手白
生生的，指甲干干净净的，吃相也好，老鳖的骨头摆得很整
齐。来的人多，她就很忙，有时候晚上也回不去，要陪这些人
打几圈，她不怎么会，老是输，输急了，脸红扑扑的，鼻尖上
水晶晶的，见老周使眼色，她就明白了，反正是老周的钱。她
一放松就又笑了，笑着讲故事，故事是荤故事，他们很认真地
听，一脸坏笑，笑得歪了，还趁机捏她一把，她也不较真，男
人，只是穿的不一样哈。

给老周家烧菜，玲玲很开心，但二秃子不开心了，回来晚
了，他秃疤泛红，骂骂咧咧的，一年多了，你天天这样，明
天，不准你去了。她不急，还是笑嘻嘻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捆
钱，使劲扔过去，砸在他手的背上，二秃子不骂了，摸摸手，
笑，钱，真能砸死人哎。

穿上西服的老周确实好看，威风。老周本来就不丑。穿了
西服的老周就不是老周了，是周总。一开始别扭，叫着叫着就
顺口了。

二秃子现在是老鳖公司的部门经理了，名片上就是这么写
的。十口塘，让二秃子几个人看着，周总很放心，就不怎么去
了。宽大的办公室里，他半躺在老板椅上，转悠着，墙上挂满
了奖状和照片，照片底下有说明，某某年月日参加某某会议与
某某领导合影，他笑得很灿烂，照片放得很大，满屋子都是他
龇牙咧嘴的笑。

他也忙，要参加各种会议，作报告，打着领带，坐在主席
台上，拍拍麦克风，学着大队书记的架势，说他怎么勤劳致富
的，激动了，一头汗，底下掌声雷动。他还要出差，一出去就
是半个月，去的都是大地方，什么桂林，西双版纳，皖西大裂
谷。陪他的人也不少，都是打着领带的。当然都是他掏钱了。

日子好了，过得就快一些。
第四年，二秃子发现，周总的皮鞋不亮了，像死了三天的

老鳖，领带不打了，西服也歪歪的，扣子还少了一个。
偶尔，他也来老鳖塘，不是一个人来，陪着几个穿制服

的，来到塘口，先跺几脚，指着塘水，看看，水泛花了，老鳖
多着呢，少说也值五百万，你们那点钱算什么，放心，放心。
穿制服的就说，是有水泡，这样，你先把第一笔还了吧，就一
百万。周总一拍胸脯，明年保证一起还，现在，老鳖正长身
体，生长期，像正在长个的小猪，一天一个样，知道不？一
旁，二秃子差一点没忍住笑。

隔一段时间，周总就带人过来，跺几脚，指水泡给他们
看——— 钱在水里。

等没人了，二秃子也学周总跺，但水塘里就是不冒泡，他
很生气。

中秋节了，周总还是没回来。二秃子记得，端午节那天，
周总咬了一口桃子，愣了，半截虫在桃里蠕动，一拱一拱的，
他骂：奶奶的，虫也来欺负我。背个包，气冲冲地走了。走
了，就一直没回来。

月亮很大，被三口塘的水摇晃着，就更亮了些。二秃子端
坐在塘埂上，木雕一般。周总不回来，他就还是经理，就还得
看着老鳖塘。玲玲过来了，捧着半块月饼，晃了晃一直仰着头
的丈夫。

嫦娥一个人在月亮上也怪可怜的
哦。玲玲也昂着头，没话找话。

废话，老周才可怜呢，嫦娥是无家
可回，他是有家难归。

真是搞不懂，养三口塘老鳖的时候，
他快活得很，十口塘，怎么反垮了呢？

……

诗
与
画有人出过这样一道脑筋急转弯：有一种能穿在身上的

花，叫什么花？
别人抓耳挠腮，憋了半天也想不出来，我却不假思索

地给出了答案：“棉——— 花——— ”
是的，它就是棉花。虽然，棉花不如牡丹的硕大艳

丽，不及玫瑰的芬芳诱人，也并不在供人观赏的百花之
列，但它能够给人们带来美丽和温暖，是生活中最最实用
的“花”。

在我的皖中家乡，棉花，是极普通极常见的一种农作
物。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家家户户都要都播种几
垄棉花，用来纺纱织布。

棉花属国家重要的战略储备物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
代，政府大力倡导发展棉花生产，鼓励农民多种棉，多售
棉，支援国家建设。地方上，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广种
棉花。

家乡属江淮丘陵地区，棉花种植广，产量高，纤维
长，品质好。种植棉花，成了农家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与其他作物比较，棉花的田间管理十分精细，也非常
繁琐。“枣发芽，种棉花。”从谷雨时节棉种下地，到秋
分过后棉花采收，漫长的季节里，农人一遍遍浇水、除
草、剪枝、施肥、打药，极其费工费时。但比较起来，棉
花作为经济作物，给农民带来的效益，还是比种粮的收益
高得多，农民就算辛苦劳累点，还是值得的。

高温晴热的夏日，红的、粉的、黄的、白的花儿，在
棉枝上竞相开放。偌大的棉田，成了无边的花海。原来，
棉花开起花来，也是那么娇艳动人。

过不多久，花儿萎谢了，结出一串串翠绿肥硕的棉
铃，形状像一个个圆乎乎的桃子，我们就叫它棉桃。

夏秋之际，饱吸了阳光雨露的棉桃，吐絮绽放，枝头
上雪白一片。那种一尘不染的纯白，简直可以和天上的白
云媲美。远远看去，整个棉田就像覆了一层厚厚的雪。

拾棉花，算是轻巧活儿，也特别有意思。儿时，我常
跟随大人穿行在棉垄间，一朵一朵摘下来，轻轻握在手
里，绒绒的，软软的，暖暖的，感觉特别熨帖。

村外的打谷场上，矗立起一个高高的棉花垛，在明丽
的秋阳下，白得耀眼，白得壮观。村童三五成群，撒着欢
地顺着棉垛转圈圈。乘人不备时，还故意把身体埋进暄暄
的棉堆里，玩起躲猫猫的游戏。

棉花收获后，一担担送到镇上的棉花站，上交给国
家，换来一笔可观的收入。自家也会留下一些，送到集镇
上的弹花店里。在弹花匠有节奏的弹奏下，一大堆棉花，
在弹棉弓上顿然变得蓬松如云。

记得小时候，家家都有一架手摇纺棉车。农闲季节，
妇女们成天坐在纺车前，辛辛苦苦地忙碌到三更半夜。那
嘤嘤嗡嗡好听的声音，像是一支悠扬的乡村催眠曲。三大
爷家的那间织布坊里，摆放着一张体型庞大的老旧织布
机。咔哒咔哒的机杼声，从早到晚不停地响着，传遍村子
的各个角落，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自纺、自织、自染的家织布，也叫老粗布，虽然看上
去显得粗糙、土气，但特别结实耐磨，厚实暖和。冬天，
家家的炕上添上一床厚厚软乎的新棉被，孩子们喜滋滋地
穿上里外三层新的棉袄棉裤棉鞋，完全可以抵御冬天的严
寒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确凉、涤纶、腈纶之类化纤面
料风靡一时，流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无论城里人乡下
人，在面料的选择上，化纤服装成为时尚，成了高档、时
髦的代名词。而人们，渐渐冷落了传统的棉布衣服。

许多年以后，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人
们的思想观念和对事物的认知，已然发生变化。比如，在
衣着穿戴上，重又回归到“纯棉时代”，更加崇尚自然、
环保、舒适、平和的穿着。

现在，人们走进服装店选购衣服，除了看款式造型，
还要仔细查看标签上的标注，以含棉量多少论品质。与化
纤类衣服相比，棉织品有柔软透气、吸湿吸汗、保暖性
好、富有弹性的优点，对身
体和皮肤健康都有好处，而
且穿在身上更绵柔舒适。

当我感叹时光轮回、想
象纯棉的种种好处时，也就
愈加怀念故乡的棉田风景！

——— 棉花，纯洁的花，
温暖的花，可以穿在身上的
花！

温暖的花
刘宏江

散散
文文

三口塘
邵有常

回望过往

坎坷也好 暖情也罢

急景流年

都在弹指一挥间

停留在时光的长堤

银莲花开在季节的额头

阳光正暖

不再问风问雨

只问儿孙安好

小光小时候有个外号，叫“讨人嫌”，
是喜欢给小孩起外号的表叔赐的。那天，
表叔正坐在小光二叔家的竹椅上吃糖馍，
小光从外面跑过来，冷不丁从表叔手中抢
来 半块糖 馍 ，跑 到一边津津有味吃了起
来，把他表叔脸都气白了，骂了一句，小王
八蛋，没家规！

小光人长得比较丑，凹脸、削肩、瘦小
枯干，脸上还有不少坑坑洼洼的麻点。颜
值差倒也罢了，由于家贫，又不讲卫生，头
发像鸡窝，手像鸡爪，衣服破破烂烂，远远
看去，跟一个小叫花差不多。这还不算，他
还不懂礼貌，喜欢跟大人对嘴 (反驳 )，大
人说他一句，他往往回人两句。最后，大人
摇摇头，自言自语地道，这真是个没人管
的野孩子，长大了不会有出息。

不仅外人不看好小光，家人和亲戚也
挺讨厌他。小光的父亲经常训斥他，说，你
笨手笨脚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说话还
这么冲，将来怎么得了！有一次在小光姥
姥家，和他亲大舅对嘴，他大舅气愤地说，
某 某就是你 的镜子，你 等着将来打光棍
吧。小光大舅嘴里的某某，是当地有名的
二流子，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偷鸡摸狗，
三十岁还打光棍。那时候，农村打光棍的
人很多。

可以说，在小光的童年时代，由于父母
忙，又没有文化，加上家里孩子多，负担
重，小光基本处于无人管的状态，没有人
真正关心他。

上小学后，小光和村里的孩子每天背
着破书包，一起上学、放学，一路上打打闹
闹。回家帮大人干些打猪草、喂猪、喂鸡、

放鹅、捡粪等简单的家务活，倒也自由自
在。

村里有个民兵营长，算起来是小光远
房的大舅，原先住在小光家隔壁，结婚后
搬走了。只有他对小光另眼相待。每次遇
到小光，都要关心他的学习情况，看到小
光在外面疯玩，就呵斥他赶快回家做作
业。小光也很听这个大舅的话。大舅常常
当着小光父母的面说，你家小光很聪明，
他现在还小，不懂事，你们好好供养他读
书，将来一定有出息。小光母亲听了苦笑
一声，说道，真有出息倒是烧高香了，将来
不打光棍，能娶个媳妇就不错了。

大舅对小光的关心，主要是在学习上。
大舅是村干部，与小学、中学的老师都很
熟。小光上小学时，他常常问老师小光的
学习成绩。一开始，老师说，“一般”“还跟
得上”，后来，变成“还好”“不错”，最后，变
成“很好”。他常常把老师反馈的信息告诉
小光和他的父母，听后，小光学习越来越
用心，父母的脸上越来越多出笑模样。

小光考上初中后，大舅也当上了村长，
还一如既往关心小光的学习，早晚路过小
光家，都要拐进去看看小光，了解学习情

况，说几句勉励的话。
小光初中毕业，没有考上中专学校，大

舅知悉后，大中午不顾炎热，骑着破自行
车，专程来到小光家，鼓励小光复读。说他
到学校打听了，校长说小光的学习成绩，
在应届生中很优秀，复读一年肯定能考上
中专学校。本来，小光的父亲准备让小光
学一门手艺，托熟人找了一个师傅，跟他
学木工活，小光自己也同意了。大舅那天
苦口婆心做了半天工作，终于说服了小光
的父母。小光记得很清楚，大舅临走时，仰
天长长舒了一口气，拍拍小光的肩膀说，
外甥呀，好好复读吧，为你爸你妈争口气，
也为大舅争口气。

和往年一样，远在外地工作的小光，今
年回乡探亲时，又提一箱酒去看望大舅。
大舅喜欢喝酒。

大舅刚添了二孙子。那晚很高兴，亲自
下厨做了几个拿手菜，还特地拿出两瓶陈
年老酒，四个人边喝边聊，一会两瓶酒就
喝个底朝天。大舅脸喝得像紫猪肝，不时
地在笑，说话舌头也大了。兴奋之余，道出
了几十年前的秘密。

在小光小的时候，一天，大舅遇到村里

几个年轻人在一起扯闲篇，对村里每个小
孩评头论足。说到小光时，几个人都摇头，
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个熊孩子狗
都不待见，将来肯定没出息，甚至有人还
说，小光将来不打光棍，你们把我的眼抠
掉。大舅听后，微微一笑，说，小孩的可塑
性很大。小光才多大呀，七八岁，你们就这
么看扁他！我看他将来有出息。这时，有人
呼地站了起来，高声对大舅说，你敢不敢
跟我打赌？大舅也不甘示弱，说，赌就赌，
我看好小光有出息。那人说，你们大家作
证，我跟营长赌两包“东海”烟，我赌他没
出息，打光棍。

小光听后，方如梦初醒，难怪小时候大
舅经常关心自己的学习，因为学习是跳出
农门的唯一出路。想到这，小光眼睛湿润
了。

稍停，小光问大舅，当年那个和你打赌
的人是谁？

大舅摆摆手，醉眼朦胧地说，当时，我
只是随便一说，至于和谁打赌，这么多年
过去了，我已经忘了。小光听后，隐隐约约
知道和他打赌的人了。

小光又问道，这么说，你赢的烟没有兑
现？

大舅听 后 ，
呵 呵 一 笑 ，然
后，用手指着地
上的那箱酒，对
小光说，怎么没
有兑现？你早就
帮他兑现了。

打 赌
季传军

小小
说说

马显葆/配诗

流冰/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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